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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特问题

庇护主义视角下的科普特问题

段 九 州

摘　 　 要： 政治庇护主义是政治家们向民众提供利益和保护以获取后者政治支

持的互惠关系。 作为埃及最大的少数族群，科普特问题是埃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缩影。 在穆巴拉克时期，民族民主党政府通过强化科普特东正教会的政治和宗教

权威以换取后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形成了与科普特社群稳定的互惠关系。 本文从

政治庇护主义视角切入，总结出埃及政府教会科普特社群三边关系中的政治互动

模式。
关 键 词： 埃及；庇护主义；科普特问题

作者简介： 段九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２０１４ 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１６１（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８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码： Ａ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执政期间，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一直面临多

重势力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其中包括其他党派对议会席位的争夺，伊斯兰

极端组织的武力和舆论攻击，以及西方国家对他打压国内反对派的批评。 为了

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穆巴拉克与国内多个重要社会群体建立起了庇护关系，
他利用执政党拥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向被庇护群体提供他们所需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被庇护群体则被要求支持执政党和穆巴拉克本人的合法

性。 通过维持渗透到埃及社会各阶层的垂直性庇护权力关系，穆巴拉克成功地

建构了民族民主党在执行层面的政治权威。
穆巴拉克的长期执政塑造了埃及政治文化的庇护主义特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５”革命后，占据权力垄断地位的民族民主党被解散，而其后上台的穆

斯林兄会政权不具备向埃及社会提供资源的能力，政治庇护关系濒临破

裂，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失衡导致了埃及政局持续动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埃及军方接管政权后，其执政模式仍以穆巴拉克时期的政治庇护主义为特

征。 本文通过梳理穆巴拉克政府与埃及科普特社群的关系，分析埃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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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主义关键要素和行为框架，以此进一步加强我们对埃及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理解。

一、 庇护主义的概念

庇护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提出，用来描述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的

庇护者（ｐａｔｒｏｎ）与被庇护者（ｃｌｉｅｎｔ）之间的等级关系。 这一关系涉及庇护者向

被庇护者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而被庇护者向庇护者回报以经济资源、服务（如
租金、劳动、谷物）以及社会服从、忠诚等。 庇护关系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交

换逻辑，即庇护安排是一种非对称的、却是相互有利的、公开的交换方式。① 按

照斯各特的经典定义，庇护关系是指一种角色之间的交换，可以被界定为一种

涉及双边的工具性友谊关系的特殊情况，其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

（庇护者）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

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个人服务）作为

回报。②

尽管庇护关系通常描述成一种双边关系，但它并不排除中间方或经纪人

的存在。 因为庇护关系不一定是双边的、单方向的，它也包括一种多边互惠

的网络，其中可以涉及多个交叉的交换关系。 根据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一
些庇护者在另一种庇护关系中可以成为被庇护者。 这样，在庇护关系结构中

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庇护者———经纪人———被庇护者的三边结构。 经纪人在庇

护者与被庇护者的间接交换中作为桥梁，虽然无法控制交换的内容，但可以

影响交换的方式和结果。 在更多的情况下，经纪人本身也加入庇护关系结构

而成为其中的一方，作为上一级的被庇护者和下一级的庇护者。 经纪人拥有

自己的资源，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向社会底层群体提供庇护，同时又将社会

底层群体及其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从上一级的庇护者那里获得恩惠。③

在政治生活中，庇护关系或庇护主义通常被描述成政治家们向选民提供物

质好处以获取政治支持。 这种交换既可能发生在传统庇护主义关系中面对

面的交往，也可能发生在选民与政党、官僚机构或国会议员之间的制度化

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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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埃及科普特问题的历史源流

阿拉伯世界以多族群、多教派共存著称，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则是阿拉伯世

界最大的少数族群之一。 科普特人是古代埃及人的直系后代，在公元一世纪信

仰基督教之后，他们创造了融合古埃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科普特文明。 科普

特东正教会，又称埃及亚历山大教会，是由耶稣使徒圣马可（Ｓｔ． Ｍａｒｋ）于公元一

世纪中期大约公元 ４２ 年创立，亚历山大和安塔基亚、耶路撒冷、罗马并列为早

期基督教的主要教会。 科普特东正教会的首脑被称为亚历山大大主教（ ｔｈｅ Ｐａ⁃
ｔｒｉ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他们尊奉圣马可为第一任大主教，后任的大主教都是他

的传人。① ６４１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标志着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语在埃及

地位下降的开始。 随着几个世纪的社会同化，大部分埃及人都改信了伊斯兰

教，阿拉伯语取代了科普特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后者只存留于科普特东正

教的宗教仪式中。 埃及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科普特基督徒占总人口的

５％左右②，其中科普特东正教信徒约占科普特人口的 ９０％，科普特东正教会则

是埃及最大的非伊斯兰宗教机构。
纵观基督教产生以来的埃及历史，科普特族群与国家之间一直存在庇护关

系。 特别是在穆斯林占领埃及之后，统治者普遍承认科普特东正教会作为社群

代表的官方地位，以利用教会作为间接控制庞大的科普特非穆斯林群体的代理

机构。 作为国家对于自身合法性承认的回报，科普特东正教会通常会在政治上

配合国家立场，并打压社群内部对统治者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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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远非稳定，埃及国内教派主义是穆斯林统治

者和基督教宗教机构之间冲突的永恒导火索，各个时期统治者的宗教包容度也

极大地影响了双方的关系。 同时，外部因素也会强化或削弱双方的关系，比如

中世纪西方十字军东征间接导致了埃及统治者对基督徒的普遍歧视和打压，而
在纳赛尔时代，当埃及面临西方列强和以色列军事威胁时，教会与国家则立场

统一，共同抗敌。
穆巴拉克担任埃及总统期间，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

方面，埃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主义浪潮以及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双方因

为面临共同的政治和安全威胁而加强了相互支持；另一方面，全球化、信息化以

及自由选举时代的到来使得教会和国家扩展了合作手段和领域。 笔者认为，维
持国家与科普特社群之间庇护关系的两大核心要素分别是教会作为经纪人的

垄断地位以及双方的互惠关系。

三、 科普特教会作为经纪人的垄断地位

庇护关系根源于社会分层的模式中，它在纵向上将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不

同个人连接起来。 在稀缺型社会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庇护关系可以通过有限资

源的交换，向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帮助和社会流动，从而在不平等的庇护者和被

庇护者之间构造一种控制关系。① 因此，这种控制性的庇护主义结构是建立在

地位、权力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在庇护者———经纪人———被庇护者的三边结构

中，庇护者由于缺乏直达底层的沟通渠道，必须确保经纪人对于被庇护者的权

力垄断，以通过经纪人有效控制被庇护者。 穆巴拉克执政期间，政府通过实行

强化教会在科普特社群内部权力的制度设计维持了国家———教会———科普特

大众的三边结构的相对稳定。
在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之后，科普特人长期作为政府雇员处理国家的财政事

务，是埃及政治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起，
部分科普特世俗精英阶层成为埃及最早接触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群体之一，
他们常常担任国家高级行政职务、政党领袖、议会议员，其中不乏布特斯·加利

帕夏这样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人物。② 然而，纳赛尔时期的社会主

义政策严重削弱了科普特世俗精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首先，从 １８８０ 年到

１９５３ 年，埃及 １００ 个最大的地主家族中 ４０ 多个都是科普特家族，在上埃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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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例甚至更高。 科普特基督徒拥有埃及最重要的制造设备、大型零售企业、
船运公司、保险业以及银行业，他们的势力遍及埃及各个关键商业组织。① 纳赛

尔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进程剥夺了这些富裕家族的财产和经营渠道，使大多数

曾经依靠家族财富和势力的科普特政治活跃分子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 其次，
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纳赛尔取缔了革命前存在的一切政党和民间活动组织，
以防止旧政客和国内反对派颠覆政权。 由于在国王时代，科普特世俗精英对国

家和教会改革的参与主要是依托于政党和民间组织，这一政策使他们失去了施

展政治影响力的平台。
伴随科普特世俗精英权力的衰落，科普特东正教会的政治角色得到加强。

首先，科普特世俗精英曾经是科普特社群内部代表普通大众制约和监督教会的

主要力量，在教会改革、宗教资产管理、社会组织监管以及科普特人“个人身份”
法律事务方面具有重要发言权。 但是在纳赛尔实施改革政策之后，科普特世俗

精英的弱势地位导致社群缺乏从内部推动教会改革和监督教会的力量，教会权

力失去制约。 其次，尽管科普特人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的公共生活，他们拥有

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政治以及文化倾向，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

主义的浪潮面前，科普特教会成了科普特人在公民身份之外显示宗教属性的唯

一象征，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社群的代言人。 由此，科普特东正教会成了政

府和科普特社群之间的唯一经纪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特许政策保证了教会在

科普特社群内部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
（一） 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

１９８４ 年，穆巴拉克恢复了多党制议会选举，但是埃及宪法禁止成立任何以

宗教为基础的政党，科普特人一直没能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世俗政党。② 因

此，在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大众只有两条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作为独立参选

人竞选人民议会议员和在政府职能部门中晋升高位。 穆巴拉克政府视教会为

科普特人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和教会共同决定在其控制范围内参与政治活动

的科普特人选，政府在阻止科普特世俗精英获得国家实权，以保证科普特东正

教会在社群中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
首先，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严重削弱了科普特世俗精英的社会

动员能力，科普特人无法再通过家族力量来支持自身选举。 此外，尽管科普特

人在埃及国内的人口数量可观，但是他们在任何一个省区都不占绝对多数，即
使在科普特人密度最高的艾斯尤特省，科普特人也只占到了全省人口的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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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１）。 鉴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教派因素已经深入到埃及的政治生活中，
对于任何科普特独立参选人来说，在全国任何一个省区要想胜选几乎都是不可

能的。

图 １　 埃及各省科普特人比例①

为了解决人民议会中缺乏科普特代表的问题，纳赛尔开创了政府任命科普

特议员的传统，即将议会中的固定议席保留给政府指定的科普特人。 而该传统

也就成了政府保证教会政权垄断地位的手段之一。 在人民议会选举结束后，穆
巴拉克政府总理会要求教会大主教列出人民议会科普特议员候选人名单，政府

再从中挑选任命议员。②

其次，穆巴拉克政府还将科普特人技术性地排除在国家实权部门之外，以
防出现拥有国家大权的科普特政治人物威胁到教会的政治垄断地位。 在国王

时代，科普特世俗精英由于身居政府高位，拥有影响国家对科普特社群政策以

及直接向统治集团进言的实力，他们主导了科普特社群的话语权，将教会的政

治作用边缘化。 穆巴拉克时期，尽管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科普特人数量庞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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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科普特人出任高级行政职务。 政府希望由忠诚的穆斯林组成国家的“核
心”部门，某些高级行政职务仅仅为穆斯林保留，科普特人永远不可能被提拔到

那些职位。① 此外，在政府任职的科普特人大部分存在于技术性部门，他们被政

府排除在军队和警察等实权部门之外。 （见图 ２）

图 ２　 埃及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职业分布图②

（二） 司法权力的垄断地位

在穆罕默德·阿里王朝时代，埃及的司法系统极为复杂，它由多个司法机

构和法律体系构成，包括专门审理外国人的法庭、国家的世俗法庭、伊斯兰教法

法庭以及针对非穆斯林的“个人身份”法庭。 “个人身份”法庭的设立源于 １８５６
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马吉德一世颁布的“胡马雍御诏”，它规定帝国境内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法律地位上都平等。 各非穆斯林社群宗教机构从国家手

中接管本社群司法事务的裁判权，在社群内部设立专门法庭，按照本宗教法律

处理非穆斯林婚姻、继承等“个人身份法”相关的民事事务。③ 自由军官革命

后，纳赛尔曾经宣布废除国内所有分治的法庭以统一全国司法系统。 但是宗教

社群处理内部“个人身份”相关法律事务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纳赛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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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于埃及。①

穆巴拉克政府承认科普特东正教会对科普特社群“个人身份”事务的司法

管辖权，以此强化教会在社群内部的司法垄断地位。 对于科普特人来说，“个人

身份”事务中的离婚案件是尤其敏感的。 根据宗教法律，科普特东正教会禁止

信徒离婚以及和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结婚。 而按照伊斯兰教教义，穆斯林男子

可以娶教外女子，所生后代属于穆斯林，而异教男子若想娶穆斯林女子，则必须

首先皈依伊斯兰教。 在历史上，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通婚现象导致大量科普特

人改信伊斯兰教，教会因此不得不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以防止人口本已不多的

信徒流失。 现在，科普特人婚姻案件已经成为当代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的最

主要原因。②

近年来，科普特人的婚姻案件屡次成为埃及教派冲突的导火索。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一位科普特神父之妻瓦法·康斯坦丁试图通过放弃基督徒身份和丈夫离

婚。 她离家出走后，向国家的世俗法庭申述离婚。 教会引述《个人身份法》中的

宗教自治权向政府强烈抗议。 穆巴拉克政府最后决定将她交给教会，教会称自

己成功劝说她维持基督徒身份。 然而坊间传言，瓦法其实想改信伊斯兰教和丈

夫离婚，只是被教会软禁无法实现意愿。 随后，开罗伊姆巴巴区爆发了科普特

人和激进穆斯林群体的暴力冲突。③

穆巴拉克政府对科普特世俗人士参政的控制和对科普特教会司法自治权

的承认，强化了教会在社群内部事务中的绝对威信。 通过将教会树立成为一个

稳定的经纪人，作为庇护者的政府可以在操纵国内教派话语权的过程中，利用

教会在社群内部的动员能力和劝说能力。

四、 政府与教会间的互惠关系

总体上，庇护关系被看作是具有不平等权力的人们，通过利益和友谊的纽

带实现互动，从而实现他们各自利益和目的的机制，庇护主义是分析传统社会

中交互关系的重要概念。 作为一种社会交换模式的庇护主义，自然也成为政治

生活中实现交换的重要机制，它构成了非正式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党对

庇护机制的利用来看，庇护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激励制度———一种购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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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政治反应的政治通货。① 庇护结构对于执政者而言主要功能在于：维持

政府的行政效力、推动社会团结、吸引投票者和支持者、协助执政党及其候选

人、谋求对政府有利的民间活动、在政策过程中维护政府的威信等。 庇护主义

对于现代国家权力顺利地扩张到社会基层具有重要的意义。 穆巴拉克执政期

间，政府保证了科普特东正教会对科普特社群提供安全保护和社会资源。 作为

交换，教会在政治立场和教派问题上绝对支持穆巴拉克及其执政党民族民主

党，从而形成了庇护主义式的互惠关系。
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多种因素导致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开始缓和。 首先，随

着埃及国内伊斯兰武装组织对政府以及科普特社群的威胁不断上升，政府和教

会有了共同的敌人，从而放弃了从前的对抗政策。 其次，穆巴拉克政府不再效

仿萨达特竭尽全力与以色列媾和的政策，而是转而恢复了泛阿拉伯的反以口

径，这与教会的立场十分吻合。 第三，科普特东正教会大主教欣诺达三世意识

到海外科普特人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对教会本身也是威胁，因此开始减少通过海

外科普特团体的游说向埃及政府施压的行为。② 在欣诺达三世被释放之后，政
府和教会达成了“策略性的协议”，在纳赛尔和西里尔六世之间存在政治默契得

以重新恢复。 在这样的协约关系中，大主教决定对政府采取非对抗的策略，以
换取政府结束对他的软禁以及恢复大主教与总统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及展开科

普特相关事务的广泛合作，如惩罚暴力分子、建设和修缮教堂等。
（一） 教会的政治支持

科普特东正教会大主教欣诺达三世不仅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个人对穆巴拉

克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民族民主党的支持，而且还将这一政策贯彻到整个教会的

神职系统。 ２００５ 年的总统选举，穆巴拉克准备谋求第五次连任埃及总统。 大主

教不仅号召所有科普特人投票支持穆巴拉克的再次提名，还通过教会命令所有

神父必须在大选中对穆巴拉克投支持票，由大主教领导的教会枢机会议也颁布

了官方声明支持穆巴拉克。③ 科普特东正教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教力量来展现

对穆巴拉克政府支持姿态。 ２００５ 年穆巴拉克再次当选总统，枢机会议命令全

国所有教堂敲钟以示庆祝。 然而，根据东正教传统，教堂只能在进行弥撒和

其他宗教仪式时敲钟。 枢机会议的命令公然将教会的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

掺杂在一起，这无疑模糊了教会对自身宗教和政治权力的界限。 在 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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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议会选举中，科普特教会领导层号召所有信众统一投票给民族民主党

候选人。 在某些教区，即便执政党的竞争者是基督徒，神父也会公开督促信

众投票给执政党的穆斯林候选人。 比如，在上埃及的明亚省，教会劝导信众

把选票投给执政党的候选人而不是大会党的基督徒候选人。 这样的情形在

全国各个选区不断发生。
欣诺达三世对宪法修正案的态度同样接近民族民主党的立场。 ２００７ 年，穆

巴拉克提出修改宪法中某些已经过时的条款。 反对党则表示，一些修正案旨在

限制政治自由以及削弱其他党派挑战执政党的实力。 由此，来自反对党的议员

抵制了人民议会关于通过修正案的投票。 反对党和其他政治力量还发起了全

国性的运动，号召埃及公民不要参加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的全民公投。 当时，执政

党急需公民参与投票以展示宪法修改是由大多数公民民主投票通过的。 欣诺

达三世及时地要求所有科普特人参加宪法公投，所有主教都被命令在各自的教

区动员信众参加投票，并且在教会活动时发表支持公投的官方声明。 为了树立

典范，欣诺达三世本人投票时，在投票站发表声明强调埃及人支持公投的重要

性，是为了“实现属于所有人的自由、稳定、民主和发展”。①
在公投举行的前几个月里，关于宪法第二条的争议持续升温，政府坚持“伊

斯兰教是国家的宗教，阿拉伯语是国家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主要来

源”的立场。 而支持修改宪法第二条的人认为，埃及是一个宗教多元的世俗国

家，任何提及“伊斯兰教法是立法主要的来源”的宪法条文应该被删除，特别是

埃及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５３ 年的宪法都没有提到这样的内容。 欣诺达三世此时挺身

而出支持政府的观点，他作为宗教少数派领袖的表态对世俗主义的论点打击重

大，而在萨达特时代，欣诺达三世曾经十分激烈地反对过该宪法条文。 为了支

持政府，他转而表示，问题的关键不是宪法文本而是具体施行，因为大多数埃及

人都是穆斯林，他们有权让伊斯兰教成为国家的宗教和立法来源，而伊斯兰教

也同时保障了非穆斯林的权利。②
（二） 教会打压内部反对派势力

欣诺达三世对在大选中未支持穆巴拉克的神职人员处以惩罚措施，这表明

他在教会内部清除穆巴拉克的政治反对派。 菲洛帕提尔·贾米尔是在开罗穷

人聚居的郊区工作的神父，他同时也是“明天党”的成员，该党领袖艾曼·努尔

在 ２００５ 年总统大选中参选，与穆巴拉克竞争。 欣诺达三世为此冻结他作为神

父的资格长达两年之久。 尽管这一决定是以枢机会议的名义作出的，但是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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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ａｕｌ Ｒｏｗ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ｐｔｉｃ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Ｍｕｂａｒａｋｓ Ｅｇｙｐｔ” ．
Ｍａｒｉｚ Ｔａｄｒｏｓ， “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ｎ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 ．



没有经过枢机会议审议，仍有违教会法律。①

科普特社群内部也存在批评欣诺达三世毫无条件地支持穆巴拉克政府的

声音。 不同的科普特团体对欣诺达三世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表示了批

评。 其中来自科普特“世俗运动”成员的批评最为激烈。 他们是拥有不同意识

形态和立场的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举行过两次会议，第一次是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讨论世俗人士对教会改革的首要任务；第二次是在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讨论教

会审判和科普特人对公民社会的参与。 在这两次会议中，许多发言者都表达了

对教会政治作用的担忧，一是教会对信众的指导和影响会导致科普特人更加服

从政府而不是成为独立的公民，二是害怕科普特社群被教会立场挟持而招来普

通穆斯林的反感。②

更加激烈的批评声音来自海外科普特团体，他们指责欣诺达三世将科普特

社群出卖给政府。 美国的“科普特美国人协会”是坚定维护埃及科普特人权利

的游说团体，他们指控欣诺达三世“对保护科普特社群无所作为，相反，他将自

己与埃及政府的罪恶行径联系在一起，并为他们掩盖罪行。 他无耻地讨好和协

助埃及政府摧毁科普特文化，通过不停的迫害、威胁和渗透让科普特社群的安

全和未来毁于一旦”。③

这些批评的声音同时威胁到了穆巴拉克政府和欣诺达三世领导的教会的

威信。 作为反制措施，教会通过科普特社群“教士化”进程来打压内部反对政府

和教会的声音。 １９８０ 年，欣诺达三世委任神父穆萨作为科普特教会历史上第一

个专门分管青年事务的主教。 通过设立青年主教公署，将民间自发的《圣经》学
习青年小组收归到教会监管之下。④ 教会还组织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

活动，鼓励科普特世俗人士参与其中，无形中将他们容纳到教会体系之中。 到

２０１０ 年，由于受到青年主教公署活动和志愿服务影响而进入的教会神职系统的

有 １ 个主教、４ 个神父以及 ２５ 个执事。⑤ 与此同时，科普特东正教会在全球五

大洲都驻派了主教，全球共有 ４５０ 个海外科普特教堂，⑥它们都成为大主教与海

外科普特社群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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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ｕｓｔｕｍ， Ｒａｓｍｉ ‘Ａｂｄ ｅｌ⁃Ｍａｌｉｋ， ａｎｄ Ｉｓｈａｑ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ｇｂａｎ． Ｑａｄａｓａ ａｌ⁃ｂａｂａ Ｓｈｅｎｕｄａ ａｌ⁃ｔｈａｌｉｔｈ ｗａ ｈｉｓａｄ
ａｌ⁃ｓｉｎｉｎ． Ｖｏｌ．２． Ｃａｉｒ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ｐ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３７－１４７．
Ｍａｒｉｚ Ｔａｄｒｏｓ，“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ｔｅｎ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美国科普特美国人协会声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３６７３９２５３５
Ｓａｎａａ Ｈａｓｓ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ｇ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ｐｔｉｃ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１２．
Ｐｉｅｔｅｒｎｅｌｌａ Ｖａｎ Ｄｏｏｒｎ⁃Ｈａｒｄｅｒ， ＭａｊｄīＪｉｒｊ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ｐｔｉｃ Ｐａｐａｃｙ，ｐ．１７８．
Ｇｈａｄａ Ｂｏｔｒｏ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ｐ．１７５．



（三） 政府提供社会资源和安全保护

长久以来，埃及科普特社群的核心诉求在于信仰和宗教仪式的自由和教派

冲突中的安全问题，而这都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埃及的

反对派极端武装卷土重来，在上埃及，它们针对科普特教堂和政府目标发起多

次暴力袭击。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些极端武装组织杀害了多名安全部队

成员和外国游客，影响了埃及国家旅游的经济收益。 政府的反应是打压穆兄会

和针对极端武装组织展开广泛的安全攻势，严密控制清真寺以监控和限制极端

主义，这一行动使极端主义运动在社会层面受到压制。 政府对境内极端分子的

强力镇压缓解了科普特社群所面临的教派冲突的压力，特别是在袭击频发的上

埃及地区。① 除了保护科普特社群免受极端分子侵扰，穆巴拉克政府还打出民

族团结的旗号，宣称科普特人是埃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赋予科普特社群更

多的权益。 在 ２０００ 年的议会大选中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科普特候选人明显增

加，科普特人优素福·布特斯·加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新建教堂的许可也有

所增加。 此外，穆巴拉克宣布，科普特东正教的圣诞节 １ 月 ７ 日为国家公共节

日；国家宗教基金部部长设立了一个和科普特东正教会联络的专门委员会，以
归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有化进程中被没收的教会财产；②政府修缮了耶稣

神圣家族在埃及的遗迹以供基督徒朝觐。
此外，穆巴拉克政府重视提高科普特东正教会和科普特社群的官方地位，

以显示埃及宗教平等的形象。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设立“马丹杰特辛

格推动包容和非暴力奖”，埃及政府提名欣诺达三世，使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

的个人。③ 大主教还被邀请参加各类政府举办的官方宗教庆祝活动。 每年穆斯

林斋月结束时，埃及宗教基金部都会举办“民族团结开斋宴会”，欣诺达三世总

会应邀出席，并与总理、议长、宗教基金部部长以及爱资哈尔谢赫并排上座。 同

样，在东正教复活节时大主教会迎来总理、内阁部长、政党领袖以及开罗和亚历

山大省长的祝贺代表团。 大主教和爱资哈尔谢赫经常会被同时邀请到会议和

讲座上演讲。 上述举措都被政府解读为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在埃及地位平等且

作出了同等重要的社会贡献，因为政府重视科普特东正教会的大主教，并使他

享有和穆斯林宗教领袖一样的特权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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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ｉｏｎａ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１４５．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Ｈｕｌｓｍ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Ｎｅｗ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０２．
Ｆｉｏｎａ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１４７．



四、 结　 　 论

庇护关系在国家的核心和边缘之间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惠网络，通过庇护

关系，政府政策的输出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得以协调和贯彻。 庇护主义推动了

社会和政治的均衡。 庇护主义借助其内在的社会交换机制，通过实现互惠的结

果从而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达成一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庇护关系存在期

间的更大的社会均衡，这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

存在。
由于面对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府与和科普特社群的

关系呈现出以教会为经纪人的庇护主义特征。 作为庇护人，政府默许和支持教

会对科普特社群的政治、司法垄断权，以稳固经纪人对被庇护人科普特大众的

控制力。 教会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合作关系为科普特大众提供社会资源以及安

全保护，以换取被庇护者对经纪人的政治支持。 在此基础之上，教会代表科普

特大众对穆巴拉克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最终形成了政府—教会—科普特大众之

间的庇护主义三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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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主义视角下的科普特问题


